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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乍到，太阳每天未出山
之时，群山便笼罩在浓烈的雾气
之中。上午时光的森林是湿润
的，穿行其中，露水总会打湿衣
衫。午后至黄昏，大地一片清凉，
湿度适中，适合人走动。小径上
紧贴土地的是翠绿色的百草，上
一层是千枝万柯的各种灌木，再
上一层是各种林木组成的密林，
天空水汪汪的蓝，从滴翠的林木
间涵盖而来。金色的阳光从枝叶
间筛漏下来，微风在密林里轻轻
走动，抚慰我微微冒汗的肌肤，
清凉快意。蝴蝶把自己变幻成一
朵花，在草尖上飞舞，当然，也有
那些数量不菲的花脚小蚊，时不
时地从暗处攻击我裸露的皮肤，
脸上、手上，遭袭之后，起着一个
个小疙瘩，奇痒难忍。森林包涵
和原谅一切：百草、林木、蚂蚁、蝴
蝶以及我，当然，还有这不起眼
却毒性很强的花脚细蚊。

秋分过后，农人喜庆丰收，
感谢季节的恩赐。此时，大地进
入收获的时日，大多野生植物也
正走向成熟，一切都在忙碌着颗
粒归仓。即使是开得正圆的野棉
花，在清凉的秋风中举起粉艳嘟
嘟的花朵，向着金色的阳光张开
童贞般的微笑，它一定抢在秋末
冬初结出棉花似的果实，那时，
果实毛毛茸茸的，揉捏起来让人
感觉绵软温暖。

路边随便一株植物，都是我
们最忠实的朋友，很多种类不仅
是家畜也是很多野生动物的食
物。这里不谈它们具有吸收废气
释放氧气、固沙固土固水的能
力，仅仅谈一谈它们的药性，菜
子河流域随便一株草，都是药性
良好的中草药。秋天正是它们成
熟而可收获的季节，森林是天然
的中药宝库。然而，它们最好不
要长在田间地头，如果风为媒，
把它们的种子吹到农田里，那
么，在我们的眼中，它们就是干
扰农业生产的“杂草”，极不受欢
迎，是为铲除的对象，谁叫它们

长错了地方呢？
长在地边或路边的紫苏，披

着暗紫色的彩衣，身段窈窕，气
质高贵。掐一片心形叶子，闻一
闻，异香扑鼻。娇小的身姿，它全
身都是宝，具有药用、油用、香料、
食用等方面的价值，叶、梗、果均
可入药，既能发汗散寒以解表
邪，又能行气宽中、解郁止呕。嫩
叶还可生食、作汤，茎叶可淹渍。

荩草是草食性动物的偏爱，
这种“野火烧不尽”的植物，到处
都是，普遍到可以随意踩踏，最
可以给它冠以“杂草丛生”、“草
芥”来轻视和忽略这种草类，但
它居然也具有药用价值，出乎我
的意料。用荩草熬一锅热水，待
凉后，洗浴全身，杀皮肤寄生虫，
顿觉轻盈似燕。荩草止咳、定喘，
杀虫，对肝、淋巴结、乳腺、上呼吸
道等炎症具有一定的疗效，还可
治愈疮疡疥癣。《本草经》上说:主
久咳、上气喘逆，久寒，惊悸，痂
疥，白秃疡气，杀皮肤小虫。《吉林
中草药》中，载其功效:驱寒定喘，
止咳定喘，解毒杀虫。

在森林里走几步，随便就可
以看见白首乌藤，它们拥抱在一
起，缠缠络络，淡绿色的叶片舒
展在柔婉的藤蔓上，它们生长在
低矮处，很不起眼，但它们具有
补肾益肝、乌发生发、养血益精、
抗衰老等功效，被古中国养生专
家奉为养生延寿的珍品。《山东
中药》上说：为滋养、强壮、补血
药，并能收敛精气，乌须黑发；治
久病虚弱，贫血，须发早白，慢性
风痹，腰膝酸软，性神经衰弱，痔
疮，肠出血，阴虚久疟，溃疡久不
收口；鲜的并有润肠通便的作
用，适用于老人便秘。

我从小就把那些能够粘连
到衣服上、头发上传播种子的草
类，笼统就叫它们为“惹子”或“粘
粘草”，阳光较好的湿润的地方，
到处都长满了这些植物，比如牛
蒡子、小花鬼针草、小窃衣等等。
它们给小时候的我们带来了许

多难以忘怀的恶作剧与童趣。
毛刺刺的牛蒡子种子却是

治疗鼻炎的上等良医。三叶鬼针
草的种子如针状，又叫婆婆针，
果实如针状，很容易粘到衣服
上，开黄色小花，植株性味苦平，
可清热解毒，活血散於；主治感
冒发热、咽喉肿痛、肠炎、阑尾
炎、痔疮、跌打损伤、冻疮、毒蛇
咬伤等；如果外用时，便将鲜品
捣烂敷患处。

小窃衣为伞形科窃衣属一
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果实长
圆形，毛茸茸的，秋天采收，晒干
或鲜用，《福建药物志》评介说，小
窃衣具有活血消肿，收敛杀虫等
功效，可用于慢性腹泻，蛔虫病；
外用治痈疮溃疡久不收口，阴道
滴虫等症。

在山间一处平坝上，我看见
长得最为普遍的“惹子”，单株的，
丛生的，在秋天里开着细小的黄
色花序，成株后大不了一两尺
高，但我至今叫不上它真正的学
名，我不知道它，但它肯定认识
我。小时候，我们经常相互悄悄
地给放牛的同伴裹一身“惹子”，
衣服上、头发上，结果我们都粘
满了它们的种子，费时费神地很
难清理下来，有时也免不了获得
大人们的假意呵斥一般的奖赏，
由此，我们又会获得一种新的快
意。凡是叫不清名字的植物，我
经过手机“形色识花”软件一识
别，原来它叫仙鹤草，又叫地仙
草、龙牙草等，感觉这些名字陌
生却亲切，但我始终觉得不如叫
它“惹子”的好，接地气，“惹”一身
它们的充满智慧的种子，取不下
来。《岭南采药录》上说：治妇人月
经或前或后，有时腰痛、发热。

而《滇南本草》也谈道：治妇
人月经或前或后，赤白带下，面
寒腹痛，日久赤白血痢。仙鹤草
药用价值高，具有止血、健胃、杀
虫甚至抗癌的功效。想来让人觉
得普通的仙鹤草，我这儿时的玩
伴、不起眼的草类，真有些神奇
非凡了，敬意油然而生。

地黄随意找一隅安家，迎着
宁静的金秋时光，寂寞而快乐地
生长，深秋时候，它将举起一朵
朵外紫内黄的小花，形如钟状，
每朵花一星大小，在碧绿的叶片
衬托下，对着秋日暖阳张开感恩
般的笑脸。地黄属于常用中药的
一种，应该算是中药医典中的明
星，味甘、性微温，归属于肝肾两
经，地黄分鲜地黄、干地黄、熟地
黄三种，主要功效和作用为补血

滋阴。鲜地黄主要用于清热生
津、凉血止血；干地黄用于清热
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主要用
于补血滋阴、益精填髓。

翠绿生生的山木桶、仙气飘
逸的小柴胡、俯身大地的金钱
草，这些都是药典中的角儿，普
通百姓的至爱。

在菜子河流域，有阳光照临
的地方，就会有植物生长。刺儿
菜、苦荬菜、鸭跖草、龙葵随意落
户安家，陈艾、青蒿、凤尾蕨、茅
草、山芦苇成群结队，地瓜藤、刺
蔓、葛蔓、萝蔓集团军似的行进，
一年蓬、马兰、一包针、野鸡冠、牛
皮消、喇叭花、野菊等类遍地开
花。与春天比较，秋天的森林更
是一片生机盎然，让人丝毫未生
萧瑟之感。中国古人最是尊重每
一种植物的，神农尝遍百草，治
病救人，而历代医典更是把植物
作为至宝，列为上宾，得到了精
心关注。每一株草，都是仙草，都
是大自然特意派来救助我们人
类的。我们用得着对它们顿生怒
气吗？用得着利用除草剂铲尽除
绝吗？它们在我们身体不适之
时，漫山遍野地等候在那里，顺
我们的气，驱散病魔的雾霾，给
予我们以力量，特来帮助我们恢
复健康。

各种灌木丛生于百草间。一
米多高的火棘，长满红色的果
实，小火把似的鲜亮耀眼，人们
因此又叫它为火把果。这种植物
还叫救命粮、救军粮、救兵粮，从
名字上一猜，肯定曾经在军队缺
粮或饥荒年代对人类起过一定
的作用，与榆树、葛根、地瓜藤、野
菜类有过异曲同工之妙。黄荆
子、马桑子一丛丛密集地生长，
蔚然茂盛。

以柏树为主，间以青冈树、
水青冈树、女贞树、棬子树、野枣
树、合欢树、八角枫、构树、黄连木
等类为辅的密林里，空气甜润，
鸟语荡漾。沿河两岸的低海拔之
地，麻柳树、构树、白杨树、杉树
林，相互镶嵌在一起，秀丽异常。
时间过去了四五个小时，途经蜿
蜒山径，我爬到一座山的半山
腰，走累了，热汗淋漓，放好背包、
摄影器械，丢开竹杖，坐到一块
小石头上，脱下坎肩，敞开胸怀，
纳凉休息，舒经缓骨。此刻，金色
的秋阳穿过密织的枝叶，把斑斓
的光点洒在百草丛生的地面上，
千枝万柯轻扬，频频舞动柔条，
微风带来了大地的慰藉，带来了
森林的亲切问候。

故乡山林里有一种松鼠，人
们都叫它山貂灵或花背梁。其与
田间地头间的松鼠有一定的区
别，背部有黄褐相间的条纹，看
着非常的漂亮，伏在树枝上时，
常常让人误以为是山间的鸟雀。
它行动非常迅速，如精灵在树枝
间往返跳跃。它取食、进食和筑
窝大多时候都在树上。当它从一
棵树跳向另一棵树的时候，仿佛
长了一对轻快的翅膀，一跃几米
远，迅疾而从容。

故乡的山上盛产马尾松和
高山松，所以这种松鼠就有了
食物来源，以松果里的籽为食。

对于这种松鼠，我并没有
认真细致的研究过有关它的资
料，因此对于其所属和底细就
无从得知。在我看见它的时候，
都是在松树上，为此我想它以
松籽为主食。不过，它也许与人
类一样，还有着很广的食谱也
未尝可知。但对于我而言，我所
想到的是在夏季和秋季里，是
这种松鼠最为欢心的日子，可
以过食无忧的日子。因为在这
个季节里，漫山遍野都有累累
硕果，可食之物甚多。虽然松籽
还没有完全熟透，但是，它完全
可以从松树之上跳跃到其他的
树种上，摘取那些浆果、干果。
或者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下到
地面，在厚厚的枯叶间寻找到
去年遗落的果，衔起来快速地
回到早已熟知的树上。

这些时候，他们很活跃。在
山间行走时，经常能看见它们
就在你头顶的树枝上窜来窜
去。看着它们活泼的样子，忽然
间感觉到它们就是为淘气和跳
跃而生，全然不像我们人类那
样为了生活而终日忧心忡忡。
那自在的样子，往往让我们心
生羡慕，哪怕生命只有那么短
暂的几个春秋，依然足矣。

故乡的冬天总是会如约而
至。冬天到的时候，鹅毛般的大
雪纷纷扬扬飘洒在白山黑水
间。在故乡的山林里，许多地方
的积雪厚度能够达到五六十厘
米的样子。在这样的环境里生
活，对于每一个生命体而言，都

不是一件易事。在这样的环境
里，就连那些大型的动物也各
自在洞穴里，放慢了呼吸的节
奏，让整个生命都处于半睡半
醒之中。而对于这种山鼠而言，
忙碌了夏秋两季，早已是果实满
仓。每一天里，许是过着“卧听风
雪声，饿啃枕边果”的日子吧。

在许多年前，曾有人掏过这
种山貂灵的窝。当打开其巢穴的
时候，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层层码
放整齐的松籽。从洞口开始，一
直到洞顶，如故乡砌墙的能工巧
匠，挨挨挤挤，十分的规整。看过
的人，无不惊叹山貂灵的杰作，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破坏的洞口
掩上，为的是让这种山里的精灵
能在自己建造的安乐窝里愉快
地度过难捱的冬日。

在漫长的冬日里，它们就
躲在自己一手建造的洞穴里。
有计划的消耗着储存的食物，
直到冰雪融化，草木还春之日，
才精神抖擞地走出洞穴，在熟
悉的树枝上跳来跳去，以此欢
庆时光的再次轮回。

在这样的世界里，也有一
些巧取豪夺的事在这里上演。
有些山貂灵总是想尽一切办法
去到其他洞穴里实行野蛮的掠
夺。在这时候，那些辛勤了数月
的山貂灵就这样失去了赖以生
存的食物，它们在洞穴外盘旋
数日，整日哀嚎，最后，只得选
择离开洞穴。或许，不久之后，
它们就会在饥寒交迫之中死
去。那些巧取豪夺的山貂灵呢，
也许终有一日，会在漫长的岁
月里郁郁寡欢的死去吧。

在这样的季节里行走，站
在厚厚的雪窝里，我都会将目
光落在树杈之间的洞穴旁。那
黑黢黢的洞口后，是否有山貂
灵正在酣睡，又或许有山貂灵
窥伺着洞外的一切，将我也一
并纳入它的视线里了吧。

诚然，人类会使用工具才
与它们有了一定的区别，也才
让我们能以一种高姿态的方式
去猜测它们的所思所想。不过，
这些生灵不能发出抗议，或许
有，也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草
木

秋
日

◎杜明权

秋分过后，农人喜庆丰收，感谢季节的恩赐。此时，大地进入收获的时日，大多野生植物也正走向成熟，一切都在忙碌着

颗粒归仓。即使是开得正圆的野棉花，在清凉的秋风中举起粉艳嘟嘟的花朵，向着金色的阳光张开童贞般的微笑，它一定抢

在秋末冬初结出棉花似的果实，那时，果实毛毛茸茸的，揉捏起来让人感觉绵软温暖。山貂灵
◎杨全富

老家的枣
◎寇俊杰

又到了枣子成熟的季节，八
十多岁的母亲又想到了老家的
枣，这几天，她跟我啰嗦了好几
次，说该回老家摘枣了，好像我不
回去，她就对老家不放心一样。

老家是母亲大半辈子生活
过的地方，直到二十多年前父
亲去世，我把她接到城里和我
一块儿住。老家也有我童年和
少年数不清的快乐和烦恼，因
为它一直没变，所以我小时候
的记忆都格外清晰，但是这二
十多年来，只剩它孤零零地站
在院子里，原来的亲人离开了，
原来种的花枯萎了，原来满院
的热闹消失了，陪伴它的只有
没有生命的房屋、飞来飞去的
麻雀和满院的荒草，失落的枣
树，恐怕只有母亲还记得你，但
她却不能回来看你。

枣树老了，枝叶已不再繁
茂，好多枝头的叶子又小又密地
聚在一起，已不能结枣了，只有
南边的几枝和树梢上还结着枣。
我趟过膝盖深的荒草，草丛里已
散落着好多坏枣。我爬上墙头
摘，又站到房顶摘，把能摘到的
摘了下来，摘不到的，用一个长
竿把枣打下来，然后在草从里捡
拾。这个过程女儿和儿子都看
过，也玩过，现在他们都不回来
了，女儿大了，儿子还小，但新鲜
劲儿早过去了，虽然我的老家也
是他们的老家，但他们没在老家
完整待过一天，老家对于他们，
破落而荒凉，完全不像一个家。

回到城里的家，母亲把枣仔
细挑拣了一遍，好些的放到冰箱
里，破损的让我们生吃。儿女们
吃了两个就不吃了，现在比枣好
吃的东西太多了。我吃了十几个
也不敢吃了，人到中年，生枣吃
多了恐怕拉肚子。母亲隔几天就
煮一次，一个个细细品味着。正
好，祖孙三代吃枣的多少和陪伴
枣树的时间成正比。

母亲每次吃枣，总要把手
洗了又洗。母亲虽然爱干净，但
吃枣却更突出，干净是一方面，
更多的是她总是怀着一颗朝圣
的心情对待来自老家的每一个
东西。这些年，但凡我每次从老
家回来，母亲看我坐定，总是先
详细询问我老家枣树、院落、房
屋的情况，听到枣树垂暮、满院
荒草、屋顶渐漏，她常常深叹一
口气，幽幽地说：“啥时候能把
房子拾掇拾掇，让我再回去住
几天，看看枣树浇浇水，就好
了。”可是，老家终究是没人住
的，拾掇了也无用，荒了几十
年，连水电都没有了，母亲看似
简单的要求，却终难实现。

在此后的近一个月里，吃
枣成了母亲想家的寄托。城里
的家，对她仿佛只是客栈，老家
才是她一生的家园。到最后，特
别不好的枣，我要倒掉，母亲不
让。看着她满头白发、佝偻着身
子吃枣的情景，我的眼里禁不
住溢满了泪水——老家的枣，
母亲终究没有浪费一个……


